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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帕〉

佳作臺中二中　謝一榮

指導老師　張雅惠

也不知時間是怎麼走的，晨恩和中康在

一起也三年了。國中時他們就是同班同學，

後來國二開始交往。而他們倆會在一起的契

機說來也可悲。

何中康以前個子小，個性是內向型的，

平時在班上也沒什麼引人注目的表現，倒是

晨恩已經觀察他很久了。就在國二那年，中

康的媽媽被診斷出乳癌末期，沒幾星期的功

夫就去世了。而晨恩總是陪在他身邊，中康

本來有點排斥或厭惡，但後來也漸漸的習慣

向她傾訴、聊媽媽的事，甚至有一次還哭抱

在一起。

學校資源回收室後面的大樹旁有個小

角落，他們常常放學後就窩在那兒談心，聊

的彷彿全世界只剩他倆似的。倆個膩在一起

慣了後，是晨恩主動提議，中康也模模糊糊

的答應，就在一起了。

晨恩家一樓是她父母經營的早餐店，平

時鐵門深鎖，樓上才是住家。今天放學後，

晨恩一點也不想進家門，只是背對著深色的

鐵捲門站著發愁。

晨恩沒有手機，若有任何人找她，勢

必得打到她家去。晨恩就是擔心這個。中康

說今天會告訴她有關下週和登山社去露營的

行程，一定會順道問問禮物的事。晨恩如果

不在家，說沒能接到電話也就罷了；如果在

家卻不接，那怎麼解釋都奇怪，是絕躲不掉

的。

也才幾年過去，中康整個人像換過似

的。突然長高 20幾公分不說，性子上的改
變才真的讓晨恩都快認不出來。

也是去年的這個時候吧，兩人說好在

平安夜去參加晚會。晨恩搭公車前去，只是

繁重的車潮讓她晚了十幾分鐘才到。那天是

中康自始以來第一次對晨恩發脾氣，晨恩自

己也嚇到了，但也只是委屈著。這就是為什

麼今年的聖誕節兩人沒一起過。但中康還是

準備了禮物。昨天他把它偷偷的放在晨恩家

側邊的小花圃裡，並在信箱留了張小紙條。

晨恩向來都會在出門時檢查信箱，也就順利

的找到了禮物並帶著到學校去了。

晨恩平時在學校鮮少跟朋友聊太多有

關中康的事，現在突然冒出了一個禮物，一

群女生起鬨一陣，就把禮物搶去，在旁邊排

演著。晨恩當下也沒有顧慮太多，只囑咐她

們別搶在她面前把包裝拆了。一整天，晨恩

一直以為禮物在誰那兒給保管著，一直到放

學前一節下課才發現禮物不見了。教室就那

麼點兒大，一個顯眼的藍白色小盒子還能藏

到哪兒呢？幾乎把所有人都問過了，只知道

她們後來有到走廊上嬉鬧。這樣一來，那禮

物就極有可能在教室以外的地方漂泊了。今

天到學校，禮物並不如晨恩預期中的自己跑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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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焦慮洗禮了一整天後，晨恩就站在

這兒了。晨恩從未想過要為這種事煩心，只

覺一陣悲從中來，襯衫上暈開一陣陣剛落下

來的淚。在這黃昏時分，人車稀疏的馬路蒼

涼的很，餘暉橙霞，晨恩逕自啜泣著。

一陣腳步聲輕輕的靠近晨恩。是個與晨

恩年紀相近的少年。「嗯……妳還好嗎？」

少年試探著。滿面的涕淚總不好被人看見，

晨恩輕輕的把頭轉向另一邊並答覆性的

「嗯！」了一聲。「嗯……妳等我一下……」

少年沒有離開，晨恩也只有聽到聲音，那少

年似乎在書包裡翻找些什麼，過了一會兒又

說：「我身上沒有衛生紙，只有手帕，妳……

要不要擦一下臉。」晨恩還真不知道這年頭

竟然有人會把手帕帶在身上，覺得他有點關

心的露骨，心裡猜著：他要不是個善良的青

年，就是個花花公子。晨恩用右手把肩膀上

的書包背帶順了順，左手插著口袋。突然，

少年輕輕的握住晨恩的左手腕並提起來，彷

彿晨恩纖細的手腕是少年手中的一小段牙籤

般溫柔。少年把手帕揉進晨恩的手裡並說：

「妳應該比我還需要它。」並起步預備走了。

晨恩還沒能醒過來，只問了句：「我們認識

嗎？」少年回答：「妳都這樣問了，可見我

們並不認識。」晨恩看看手帕並在手中搓揉

了幾下，靠近鼻子可以聞到木製衣櫥特有的

保護漆的味道。才正打算把手帕還他，但那

名少年最後站著的位置只剩一灘夕陽。

約略在少年走後十分鐘吧，晨恩終究

是回家了。不出所料的接到了中康的來電。

晨恩跟他描述了禮物的事，中康竟稀奇的一

點脾氣也沒有，倒是興奮的告訴晨恩他們這

次幹部會議的趣事。兩人約好了明天一起出

去採買露營要用的東西。掛上話筒後，晨恩

才總算把心中的石頭放了下來，過了個安心

的晚上。

一早，天空微昏，烈陽待綻，應是個

美好可期的日子。中康頗久沒有像這樣與晨

恩出去了，自從高中之後吧！晨恩一方面是

喜悅，但又不好表現出來，唯恐被媽媽發現

並不是要去 K書中心，大概挑了一件衣服
就下樓了。

週六買早餐的人潮時段，比平常分散，

但也少不到哪兒。陳媽邊忙著，看到晨恩邊

寒暄了句：「今天起這麼早，去讀書吼？」

晨恩略點了個頭笑著，就到櫃臺邊挑三明治

去，預備帶著待會兒吃。站在櫃臺旁，晨恩

的眼角餘光掃到一個面孔，仔細一看，原本

些許的睡意都震飛了。是昨天那個少年。這

是早餐店，遇見他倒沒什麼稀奇，可是他卻

穿著店裡發的圍裙，手握抹布在旁邊的桌上

抹著，整理桌面。晨恩一方面想上前問個究

竟，一方面又顧忌陳媽。大家都知道陳媽的

性子，被她看見又要給她說閒的。之前有個

年輕小伙子來打工，就是和晨恩走的太近，

而媽媽又聽信了陳媽的一番捏造，那年輕人

才工作到一半就被打發走了。還不是因為晨

恩的阿嬤近日常常住醫院，爸爸去照料她，

多出來的空缺才找陳媽替代。晨恩不願同樣

的事再次發生，何況，他要是真走了，手帕

還真不知道要如何還他。晨恩只是抿著嘴走

出早餐店，心裡悶著：「我一定錯過了什

麼。」就往她和中康的約定地點去了。只是

一陣混亂，三明治也忘了拿。

晨恩今天似乎也沒什麼特別重要的東

西要買，光是和中康出來逛逛、吃飯，她就

很開心了，而中康似乎也無意提起禮物的

事。但比起從前，究竟疏遠了些。晨恩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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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中康的過渡時期，到露營那天，兩人會

有全新不同的認識，來幫助中康度過這種疑

惑不安的心。而晨恩偶爾會想起從前的事來

陪伴自己。中康以前曾這麼說：雖然晨恩的

爸媽有些守舊，但「晨恩」這個名字倒取得

很好聽，很可愛也很有詩意。當時晨恩和他

聊天，頭都還不需要仰得那樣高。

下午三、四點左右，東西買齊，兩人

就各自回家了。晨恩在脫外套時，才發現了

昨天塞在口袋裡的那條手帕，而想起了這件

事。對那個少年一無所知，晨恩想，至少先

知道他的名字。媽媽床邊的收納櫃，有每月

轉帳給員工薪水的單據影本，媽媽會在每位

員工的帳號旁寫上對應的名字。晨恩趁著媽

媽去洗澡的空檔，溜進去主臥室，在窗外滲

進的月光下，一張一張檢視著。每一個名字

都能對應到一張熟悉的臉，就是沒一個是晨

恩認不出來的。「或許根本就沒他這個員

工？」晨恩坐在床邊，沉思著每一個環節，

確定那不是夢。發覺自己待了有段時間，晨

恩趕緊把東西收拾回原狀，離開現場。才把

主臥房的燈關掉，浴室的門就開了。

隔天早上。晨恩被媽媽搖醒。坐起身

來，雙眼還朦朧的。媽媽說道：「阿芳阿姨

請假了，等會兒下來幫忙。」晨恩的週末通

常是自然醒的，然而碰到這種偶發的事，也

只得硬著頭皮起床。

晨恩家店裡有幾個雇了很久了的員工。

一個是村叔，另一個就是阿芳，兩個都是看

著晨恩長大的。阿芳年紀也大了，體力衰退

了不少，爸媽看在她以前帶過晨恩的份上，

願意讓她繼續做，只是最近常常因病在家。

週間晨恩要上課也就罷了，今天倒給媽媽逮

了個好藉口。晨恩稍微打理一下，圍裙套

著，沒多久也就下樓了。

晨恩如往常的應付陳媽的招呼後，就

往櫃臺去了。突然看到那位手帕少年站在眼

前，才赫然想起確有那麼回事。「那……櫃

臺就給妳了。」少年對她這麼說。晨恩總覺

得他像幽靈似的，不過只挑大白天嚇人；又

或者他真的是幽靈？不然轉帳單據的問題是

怎麼回事呢？突然有個客人上前來點餐，才

把晨恩的魂拉了回來。

晨恩的手裡點著錢，右眼觀察著手帕

少年，左眼還得追蹤陳媽的確切位置。村叔

手裡的鍋剷發出鏗鏘的聲音，少年逕自收拾

著桌面，渾不知自己被監視著，在他看來，

晨恩是連瞄都沒瞄他一眼。似乎多半的女生

都有這種與生俱來的柯南本性，她們看似不

甩你，但極有可能已經掌握了你每一個舉手

投足的小動作，甚至是搔癢的慣用手。

晨恩抓準了時機，趁陳媽在忙，塞了

張衛生紙給手帕少年，上面問道：「你叫什

麼名字？」手帕少年回到櫃臺旁的流理台洗

抹布時，又把紙條傳了回去。上面寫著：「亞

文，鄧亞文。」字跡有點歪斜，但還算分辨

得出。晨恩又問：「你沒有忘記你的手帕

吧？」亞文回：「怎麼了？不哭了？」晨恩

羞紅著臉寫道：「你不懂就不要這樣笑我。」

兩人就這樣你一句我一句的寫著，一

個在收錢的抽屜裡，一個在店內角落的用餐

桌上。陳媽本來就不怎麼細心，就是別太誇

張，也沒什麼好擔心。村叔雖然就在晨恩旁

的鐵板爐做菜，但他從晨恩兒時的對待方

式，向來就是種冷靜的關懷與包容，甚至有

些晨恩與村叔間的小秘密是連爸媽都不知道

的。因此，固然不必去擔心村叔的部分。

有個女店員走到櫃臺前說道：「二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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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茄醬空了，我收走了，記得送一下。」晨

恩背後的大櫥櫃上方有幾罐事先填充好的，

但就是晨恩如何墊腳，也還是搆不到。亞文

正巧看到了，前去幫忙，一撈就到手了。晨

恩在紙條上寫道：「你還是別對我太好，那

對你不利。」亞文回：「那……我幫你拿醬

油膏會好一點嗎？」噗哧的笑了聲，晨恩回：

「不……我只是嫌你沒比村叔帥！」

不知不覺就聊到了上午十一點，一共

花了八張半的衛生紙。晨恩有一家特別喜愛

的咖啡廳，她邀亞文下午到那兒聊個暢快。

中康下午碰巧有吉他社的年底成果發表，會

一直待在學校。晨恩心想：她和亞文雖然沒

什麼不可告人的，但真要被中康撞見了，還

是不好解釋。不如趁著今天的空檔，順道把

手帕還他。

晨恩告訴了亞文地點。兩人還真準時

出現了。推開店裡的門，銅鈴作響著。深色

的木製裝潢，襯托一盞盞白亮的小燈。人聲

環繞著，但始終沒蓋過 CD的播送。吧台是
磚砌成的，不修邊幅的暴露著。亞文還真不

知道自己住的城市裡有這種世界。晨恩領他

到那坐習慣了的座位。兩人一開始都有些試

探的聊些皮毛新聞。亞文說話時的渾厚聲與

晨恩當天記憶中的不大相同，「或許我當時

哭傻了？」晨恩想著。其實亞文對晨恩也有

不少好奇與好感，跑到晨恩家打工只是第一

步。亞文是屬於週末時段的短期打工，與正

職的差別在於福利較少且薪水是當面給的，

而非轉帳。雖然後來知道晨恩的心已有了歸

屬，也只是習慣著，就繼續做下去了。

與亞文對坐著，倒是晨恩有些不自在，

手不管怎麼放都不對。傳紙條時的勁兒，現

在都不知道去哪兒了。亞文注意到她似乎一

直避免彼此間安靜下來，而晨恩也發現自己

似乎是多話了些，兩人於是進入一陣沉默。

晨恩把頭擱在桌上問：「你會不會覺

得……有點尷尬？」亞文道：「沉默不代表

沒有對話。就好像站在森林裡，你聽不到什

麼聲音，卻覺得森林似乎在跟你說話。」晨

恩眼睛大大的望著他，似乎在說：「嗯……

什麼？」看到晨恩的反應，亞文總算擋不

住，與晨恩東倒西歪笑了一陣說：「對不

起……我忍不住。」晨恩說：「我好像聽到

你說森林什麼的。」亞文又說：「不過你看，

我們傳紙條時甚麼話都沒說，不也聊得很開

心嗎？」

兩人的密會就一直持續到了五點。中康

的成果發表會在四點半結束。晨恩注意到現

在的時間點實在有點危險，兩人隨後就匆匆

分手了。晨恩回到家後接到了一通電話，彼

端是晨恩在隔壁班的好朋友，小琳打來的。

她告訴晨恩：「禮物現在在我這邊。」

一群高中生擠在開往山上的公車裡。

在冬天中，今天難得溫暖些，像是上帝知道

大夥今天要露營似的。

幾天前，晨恩在接到小琳的來電後，

隔天一到學校就拿回了禮物。小琳解釋道：

她起初並不知道這東西是晨恩的，只知道一

群女生過去跟她鬧著玩，後來就出現在她抽

屜裡了。而小琳也莫名其妙，失主找得不大

積極。還是聽其他同學在說，才恍然大悟。

晨恩一接到禮物，飛也似的拆了包裝。裡面

是個娃娃鑰匙圈，從縫線看得出來，是手工

製的。

公車繼續顛簸著，藏在嘻笑和吵鬧聲之

下，沒人注意到晨恩的悲傷──晨恩的阿嬤

在今天子時過世了。不想影響中康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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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恩什麼也沒提，而他似乎也沒看出什麼端

倪。媽媽今早告訴她：既然錢都交了，還是

出來好好的玩，別想太多。晨恩也只是一路

在車上，獨自品嚐著淡淡的內疚。

雖然說是露營，不過顧及安全層面，現

在也鮮少有人會用帳棚過夜。一行人到了定

點，就先往旅館安置行李去。這邊沒有大通

鋪，只有小木屋規格的，男男女女自然是分

開在不同屋裡。而打理這個範疇的幹部正是

中康。中康做了點調整，讓他與晨恩在一間

兩人房的小木屋裡。晨恩也是到那才知道，

而這倒讓她頗期待的──她有一整晚的時間

和中康好好聊聊。

一行人便當帶著，就往登山步道上去

了。在這個團體裡完全沒有認識的人，晨恩

覺得自己存在得突兀，前面、後面的人總得

隔著她說話。而中康又忙著預備行程，早就

衝到步道盡頭的小廣場去了。

中康送她的小娃娃，隨著步伐在晨恩

背包側邊的拉鍊下晃著。那個娃娃有著黑色

眼珠、棕色短髮、雜色拼貼成的衣服，手握

了顆大圓、厚實的深紅色愛心。這個娃娃身

體裡的棉花，填得相當充實，像是製作者對

於接收者的一片心意。晨恩把左手彎到後

面，邊走邊握著。一個不留神踩空了一步，

向前跌了一跤。旁人趕緊扶她起來。晨恩把

手臂、手掌上的泥沙拍了拍，慶幸自己是往

前摔，而非往山下滾。只是左腳小腿的一處

皮肉有陣刺痛，在長褲底下，也不知傷勢如

何。

直到走完步道，幾小時過去後。大夥

分著便當，晨恩自己找了顆大石頭坐下來，

把褲管捲起來，才知道這個擦傷究竟流了些

血。晨恩皺著眉，忍痛試圖把藉由乾掉的血

液，黏在傷口上的布料與皮肉分開。這一

撕，傷口又沿著三公分左右的裂縫滲出幾珠

血。

這時，中康手裡拿了兩個便當，一邊吃

著其中一個便當，邊找著晨恩。總算找到她

坐在一旁，趕緊上前去說：「我幫你拿了一

個──」話說到一半，中康就注意到晨恩的

臉色與腳傷。他把兩個便當放在一旁，筷子

擱在上面，蹲下身來察看那道傷後便說：「我

去幫你拿個藥膏。」「我身上有藥膏了！」

晨恩邊說邊翻找著背包。中康說：「那……

我去幫你拿 OK繃。」晨恩說：「我也已經
有了，剛剛坐在我旁邊的女生給我的。」並

把藥膏從背包裡抽了出來。「來吧！我幫你

擦！」中康話說完，藥都還沒接到手裡，突

然有個男生跑了過來，並向中康說了些什

麼……待會兒活動要用的道具在下面，沒帶

上來。「小恩你等我，我去一下！」中康說

完，便跟著那個男生走了。但是他再也沒有

回來。晨恩處理完傷口後，大概扒了幾口

飯，就順道把中康沒吃完的便當處理掉了。

整個下午的大地遊戲，晨恩也玩得不

甚精神。她看著在大家面前，抱著吉他自彈

自唱，時而搞笑的中康，疑惑上帝究竟讓他

起了哪些化學變化，才有今天的樣貌呢？這

些改變，晨恩並不討厭，但也算不上喜歡。

「我怎麼從沒聽你彈吉他給我過？」晨恩心

裡賭氣著。

到了晚餐時段，一群人回到旅社裡的

餐廳用餐，為晚上的活動充電。晨恩一點性

子都沒有，合菜也是大概吃了幾口，就逕自

回房去休息了。

夜晚的寒風，把木製的窗框吹得小聲

作響。一台電漿電視在一個木頭色的矮櫃

上。樓中樓的平台上，放了張圓桌，街燈透

過它，顯出一塊鬆餅狀的燈影。房內有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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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的地板用木頭架高，沒有床架的加大版

雙人床就放在上面，若坐在床中間，正前方

就是電視，而右前方和左前方分別為大門和

浴室。

晨恩呆坐在床邊，披著淡淡的疲倦。

現在倒有點希望這整個房間都是她的，就是

暫時不想理會中康。

中康這回倒還機靈。發現晨恩不見了，

而他們倆預備過夜的小木屋燈是亮的。把門

叩了兩聲，中康進來看到晨恩無神的坐著便

說：「晚上的營火晚會很好玩喔！我沒有事

了，可以陪妳。」而晨恩只是搖搖頭。中康

把門帶上，鎖著，並說：「小恩……對不起，

我後來在忙所以就沒──」晨恩沒讓他把話

說完。向後癱在床上，側身背對著中康並打

斷他說：「你彈吉他給我聽。」中康說：「我

剛放在外面。」晨恩馬上回：「去拿！」中

康說：「可能有別人在用。」晨恩頓了一會

兒又說：「那你唱歌給我聽。」中康回：「我

已經講一整天的話了，喉嚨都啞掉了。」晨

恩不得不承認他的聲音的確沙沙的。而這還

是晨恩頭一次用這種命令的口氣對中康說

話，她也顧忌中康的界線，於是兩人都安靜

下來，只有那個木窗繼續小聲的隆隆響著。

中康坐到她的背後，開始輕捏她的肩

膀並說：「那我幫妳按摩好不好？」晨恩什

麼話也沒回，只是趴著讓他繼續服務。這回

中康還真有耐心，把晨恩從頭到腳每一吋肌

膚都給抓過了。中康忽然起身，從浴室弄了

條溫熱的濕毛巾來便說：「小恩……妳轉過

來躺著。」晨恩有點半睡半醒照著他說的翻

過身來。中康蹲在床尾，把晨恩受傷那腳的

褲管捲起來並用毛巾在傷口上輕輕的點著、

按著。疤痕上的血漬一點一點轉移到白色的

毛巾上。

直到傷口乾淨了，中康把毛巾往旁邊

一放，把臉湊上前，親吻了晨恩。晨恩也被

動的給予回應。但中康止不住似的，接著親

吻晨恩的右臉頰、左臉頰、脖子右側、左側，

並用一手在晨恩的大腿外側來回輕撫著。晨

恩也昏昏的，不以為意。直到她發現有東西

正頂著她的下部，才徹底醒來，把中康往旁

邊推。中康往旁邊一翻，原來握在手裡的東

西掉了出來──是個衛生套。晨恩站起身

來，又是詫異又是點生氣的說：「難道你滿

腦子就只想到這些嗎？」中康試圖挽救的

說：「好啦！好啦！妳不要生氣。你坐過來，

我再繼續幫妳按摩。」晨恩音量加大的問：

「你到底怎麼了？」中康回：「唉！妳不要

這樣嘛……我也是個男生，我忍很久了，替

我想一下嘛！」晨恩說：「你那哪叫忍耐？

你根本不懂什麼是忍耐！」這下中康可惱羞

了。「我可是親身經歷，我當然懂……因為

我得忍受我的女朋友背叛我！」中康頓了會

兒，淡淡的補了這句。晨恩不解的問：「你

在說什麼？」中康說：「我都看到了！你不

是趁我成發那天，跑去跟某人喝咖啡幽會

嗎？」「那只是……」晨恩最擔憂的情況發

生了！她試著回答說：「那只是朋友！」中

康把雙手抵在背後撐著，又追問：「你們看

來很熟啊！但我從沒聽妳提過他……他是誰

啊？」總不能告訴他什麼手帕少年的吧，何

況一長串的解釋又未必能讓情況變得更好。

晨恩緊握著拳，毫無來由的恨自己。轉身抓

起行李，只想離開現場。但中康簡直殺昏了

眼，在晨恩要離開時又補了句：「妳包包上

的那個鑰匙圈……」邊用手指著他送晨恩的

娃娃，說道：「……那個鑰匙圈不是我做

的！是一個女生做來送我的，而她……並不

知道我有女朋友！」一直到中康說完這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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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晨恩都是憤怒的。而這一句話進到晨恩

耳裡，她整個內心隨即瓦解。

中康從沒看過，有人的眼淚真會像水

龍頭一般，不絕的湧著。晨恩手還握著大門

門把，也不知是震驚過度還是如何，她開始

抽搐著並在外套的手腕處胡亂抹著眼淚。晨

恩抽搐得厲害，用很沉的鼻音，斷斷續續的

說：「你說……我是除了……你……媽媽

以外……第二珍惜……的人，你這樣……

叫……珍惜嗎？」中康這才突然恢復了些理

智，後悔這幾分鐘內自己所做的一切。中康

想做點回應，但嘴裡什麼也吐不出來。想上

前抱住晨恩，但他知道，一切都沒用了。他

們再也回不去了。而丟下最後一根稻草使一

切崩潰的，正是他自己。中康聽著晨恩吸著

鼻水，而她的每一下抽搐，都像是自己刺向

晨恩的一刀。

中康想了會兒，對晨恩說：「我們，

分開吧！」

當天，其實中康和幾個死黨，私下有

個關於晨恩的賭注。但因為沒有發生關係，

讓中康輸了不少。

晨恩這時已經在公車上了。但眼前的

一切仍像是夢，而小腿上的痛楚提醒她這並

不是。這若真要是夢，她希望打從與中康同

班開始就是。

晨恩的心情稍稍平靜了些後。坐在車

裡最後方的座位，她看到一位坐在司機後面

座位的老婆婆，而想起了自己的阿嬤，突然

覺得可笑。就是她阿嬤的死，都沒讓她哭得

這般嚴重。如果對中康而言，晨恩是個修補

心靈的工匠，那麼，今天那位工匠，想必正

式被踩死、碾碎了吧！晨恩把中康轉讓給她

的娃娃放在手裡。本來一股衝動想往窗外的

樹林丟，但這對這只娃娃太不公平了。無意

間被捲入這場風暴，晨恩覺得它實在可憐。

它本來是充滿愛慕之心的，而現在每回看到

它，恐怕都是根毒針刺在背後吧。

晨恩把車窗關上，闔上雙眼，靜靜等

著一站又一站過去。

晨恩站在家裡的門外，背對著鐵捲門。

面前靜悄的街道蒼涼的很。只有幾隻小蛾，

不畏寒風的繞著街燈打轉。

晨恩一點也不想進家門。原本就說好了

會在明天回家，這時候進去，一定要給媽媽

審問一番的。晨恩現在只想靜一靜，並且把

眼淚風乾。一個不小心，又想到剛剛發生的

事，淚珠又沿著頰上原來的路線流了下來。

晨恩好似聽到亞文的聲音在說：

「嗯……妳還好嗎？」還是因為亞文的鞋底

弄出了聲音，晨恩才知道那句話不是來自她

的心裡。晨恩轉了過來，與亞文面對著。亞

文說：「我身上沒有衛生紙。」又被亞文撞

見了她最脆弱的時刻，晨恩趕緊用手背抹掉

眼淚。亞文又說：「我本來有手帕的，但是

借給別人了！」晨恩的動作停了下來，並慢

慢把右手伸進口袋，果然抽出了亞文的那條

手帕。亞文把手帕接了過來，包住食指，在

晨恩的眼眶輕輕按著。

在街燈產生影子的效果下，那兩隻小蛾

就像是繞著亞文與晨恩飛舞。晨恩雙手插著

口袋，頭俯著、靠著亞文的肩。亞文是有點

經驗的，看這景況，想必是情侶大吵一架，

又或者嚴重至分手了。而亞文也很清楚，多

數女生是無法在離開對象的短時間內，投奔

其他人的懷抱的。因此，亞文原本也只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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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讓她依著，但寒風實在刮得厲害，亞文

伸出右手繞過晨恩的背部，輕輕的繫在她的

右肩。

晨恩從未有過這種感覺，好似這個男

生把她的一切都讀透了。晨恩仍低著頭，但

嘴角揚出一點淡淡的滿足，把雙眼闔上，就

在亞文的肩上睡去了。

【完】

許榮哲
 ╱ 評語

這是一篇非常不起眼的小情小愛故事，但作者卻在這個平凡的故事裡，展現他不凡的敘事能力，那就是迷
人的敘事腔調──讓人讀完之後，像喝了一口淡茶，有一種淡淡的滿足感。請作者務必珍惜這樣的特質，
那是一個作家最大的資產。


